
华西坝上大学合作的辉煌篇章

                      金开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中国

发动了全面抗战。中国大学陆续内迁到大后方，展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一次知识分子迁移运动。华西协合大学担负起挽危救亡应尽的义务， “遵教育

部明令，尽量收容战区学生”，敞开胸怀，迎接危难中的友校，华西坝便成了各

校共同的家园。

一、五大学汇聚华西坝

学校 1937 年已收 30 余所学校借读的学生 105 名。是年南京中央大学派遣

数名教授寻找合适的地址，在陪都沙坪坝重大寄住，但医学院没合适的实习场

所，想到了华西坝。派蔡翘、郑集教授来校面商，华大于 1937 年 10 月 6 日行

政会议表决欢迎中大医牙科移蓉。1937 年 10 月，在院长戚寿南的带领下，师

生 90 余人迁来。学生居小天竺街的东方补习学校，教职员居明德中学。11 月 26

日医学院举行盛大欢迎中大和齐大借读生大会。农学院的畜牧系不久后也迁到

紧邻华西坝的四川农改所。1937 年 8 月 28 日金大陈裕光校长发电文“请商讨

非常时期与华大合作，能否？”校务会议表决“竭诚欢迎”，回复“已准备合作，

特别欢迎。”并分头找地、筹资建房准备。10 月 16 日陈校长飞蓉，共同会商建

房方案。金大乃于当年 11 月 25 日开始西迁，到 1938 年 3月 1 日，金陵大学学

生 387 人，教职员 145 人，陆续到达成都。在大学路南、南台寺西及华西协中

之南修建了临时宿舍，就是后来的宁村和金陵路，形成了宁村和金陵路宿舍区。

远在山东的齐鲁大学 1937 年 9 月照常开学，10 月日本向济南推进，校长



外出，被迫停课。医学院曾向华大联系，华大表示能接收三个高年级学生和教

师，有 60 余学生已到华西坝借读，住华美与医学舍。其余学生陷入流浪，部分

也到了华西坝。校长刘世传赴英美加说服教会董事，继续支持齐大，回国亦到

华西坝，用筹集到的款，在鲁村建立了教室与宿舍，加入了联合办学；1937 年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致函师生 50 人来蓉，华大行政会议表决欢迎，并扩充女生院。

1938 年 1 月，已被战火冲散的金女院师生在武昌和上海也难以为继，遂奔向华

西坝，住在女生院。此外还有东吴大学刘承钊教授带领的生物系 20 余人亦来坝

上。当年秋季，各校正式对外招生，形成了中大医学院、金大、金女、齐鲁、

华大五大学联合办学的格局。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日军

侵入燕大校园，强行带走了燕京校内全部的美国籍教职员，逮捕了教师 15 人及

学生 11 人。司徒雷登，9 日返校，也遭到被捕。消息传到重庆，燕大校友群情

义愤，举行大会，一致决议，后方复校。梅贻宝接任复校筹备处主任，成都为

首选校舍，华西坝四所基督教大学联名欢迎。经与四川省府联系，在陕西街租

用了 27 和 28 号华美女中及启化小学，省府又将文庙拨给，迎接各地奔来的师

生。当年招生报名达 2800 人左右，成都录取 160 人，重庆录取 106 人。以 1942

年 10 月 2 日到华西坝参加威尔基先生演讲为第一课。此时中大医学院已迁出，

所以仍称五大学。

此外 1941 年冬，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几位教员率 10 多个学生来成都，教员

参加华大的教学活动，学生则与华大学生合班上课；协和高级护士学校校长聂

毓禅 1942 年从北平流亡出来，途中又遭遇了失弟之痛，到成都后在王琇瑛的协

助下，借华大新医院复校招生， 1943 年 9 月开始上课。1942 年，20 余名香港

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院长戈登（Gorden King）的带领下，历时 5 个月，终于

在 1942 年下半年抵达成都，在华西坝注册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继续完成学业。

二、前所未有的合作

坝上此五校，过去虽均有其灿烂之历史与独特的作风。各校组织，领导、

编制、经费，教学，管理，以及传统习惯与作风，每有不同。但为应付当时的

形势，深觉各方面均有合作之必要；这在战乱的特殊时期，构成了独特的“联

合办学”，被称之曰“五洋学堂”或“五大学”，并不像西南联大那样为同一

领导下的“联合大学”。在这里，各校聚集在一起，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与完



整，又资源共享；既有自己的特色，又彼此尊重包容；既有竞争，又和谐相处，

谱写了一篇历史的宏篇巨著，为华西坝留下了一段辉煌的岁月。被中国基督教

大学校董联合会在国内的代表芳威廉博士称为：在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构成了中

国此类工作中最大、最强的中心，并展示出一定程度的合作，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以后绝

无仅有。那么，各大学究竟是怎样合作的？

联合各方经过当局，不分主客的不断研讨，平等协商，达成协调一致又各

抒所长。1942 年华大校董会的年会报告中称：“每周至少四校长例会一次，协

商关于行政、财政、教职员待遇及有关公共事宜。以致虽分四校，实则合作为

一，迄无冲突摩擦之虞；每月有四校教务协会，由四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

关于授课的时间安排 、招生考试等问题；同样亦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校

训导事宜。”（转引华大校史 66 页）这样在校历、招生、开学上课、考试、放假、

毕业、运动会等学校的重大活动大体统一步调。如 1943 年五大学自 4 月起实行

了日光节约时间制，但与其他机关不适应，经五大学校长决议，自 5 月 10 日

起仍实行旧时制，惟五大学的办公、上课及起居时间，一律提早一小时，仍含

日光节约之原意。（燕京新闻 1943.5.8）毕业典礼向来联合举行，如 1941 年 6

月 23 日在华大体育馆举行，程序与去年大致相同。有张凌高校长致开会词；省



政府张岳军主席训词；管喻宜萱夫人独唱；各校长训词；各校校长授予学位。

金女大歌咏团音乐。是日毕业学生 289 名。（华大校刊 1941.9，15）

初来公共设施皆从华大借用，但日益不足，1939 年春，华大、金大、金



女大、齐大合资，并得到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的资助，新建化学楼。四

校议定建成后由四校化学系及金大化工系合用，战后归华大。1941 年落成。除

教室、实验室外，金大使用 20%，金女大、齐大各 15%，华大及生物材料处

30%。

早期的五校文理各科相同的，根据师资的专长与特点，统一安排，分别开

课，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医学院最初为联合办学，中大医

学院带来一些设备，与华大互相借用。中大的教授与华大教授互相讲课。齐鲁

的侯宝璋、陈耀真等被华大聘为教授，齐大的学生与华大一起上课。1938 年为

适应临床需要，经过与教会协商，于 7 月 1 日组成了“华大、中大、齐大三大

学联合医院”，中大戚寿南任总院长，对医院统一领导。在医学教学和医疗上

充分发挥了各校专家的特长，对提高水平有了很大的作用。1941 年中大建医院

迁出后，华大齐鲁仍继续合作，直到齐鲁复员北上。

1942 年燕大在成都复校，住在城内，各校在实际联合中“纵令均感合作

为必要，但欲短时间内即能做到糅合无间，恐实际无此易事；实以最近一二年

来，五校当局虽不断研讨合作方法，而殊少具体化。”需要进一步加强。

最复杂的是课程的开设与整合。1944 年 5 月鉴于“近年来物价波动甚剧，

而各校以限于预算，经济均成拮据，为维持目前局面，勉强渡过难关，不得不

加强合作，以避免重复耗费”。特由教务及行政两方面，从事具体研讨。教务

由五大学教务联系会议负责，并由本校外文系主任芳威谦博士，及五大学校长

会议代表二人参加，行政由五大学校长会议及其他行政负责当局共同负责，两

会均已做数度研讨。” （金大校刊 1944.5.5）

1944 年 5 月 16 日下午五大学系主任在事务所礼堂举行联系会议，到会系

主任 40 余人，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任主席，她首先解释了五大学校长及教务联系

会议制定的五项原则：（一）各相同之系在开设课程上应合简为一，但仍维持各自之学

生和教员；（二）各相同之系应有“划一”之课表，各课名称及学分有问题时，以教育部

标准课程为准；（三）各系所开课程以学生毕业必需之绝对最低限度之科目为限。至于选

修科目，应以每隔一年开设一次为限。新课程之添设，须先得校长会议同意；（四）各课

以开设一班或一组为原则，如需增加班组，应得校长会议同意；（五）为增强合作效率，

校长会议对每一系将选派一联合主任，执行有关本系之各校合作事宜。然后她指定召集



人，分小组讨论，所得结果将分别制成报告，汇交芳威廉博士，以便校长会议

一步研究。（燕京新闻 44.5.20）燕京新闻在同一天为此作了每周小评，称：“可

以象征五大学未来合作的光明前途”。该文继续从合作的历史说道：“五大学从

前是分布在中国的四方。在今天，战争使他们相逢，使他们相携相助，地主开了大门，欢

迎落难的朋友，大家有无相通，共同在华西建立起更巩固的文化堡垒。五大学的合作是必

要的，而且必须加紧。”又说：“华西坝上，早已经成为四大学同学共同砥砺切磋的所在。

两年前燕京又从北方迁来，在成都重起炉灶，和四大学共处患难。燕京虽独处城内，但在

精神上与教学上，都和坝上四个学府密切联系，融而为一。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常

将五大学视为一体，不分彼此。实际上，两年以来，五大学的合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如五大学校长会议的定期举行，使五校行政上步伐一致。又如五大学教务会议的成立，使

五校教学上取得联系。至于医理学院的密切合作，五校同学的互相选课，都是这两年来五

校当局努力的成绩。我们认为五校性质相同，精神相近，应当合作，也不难合作。就今日

的情形而论，似乎已初具规模，只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完成这一伟大的理想。”（燕

京新闻 1944.5.20）

根据各系主任的讨论，五校各系都进行了整合。从华大 1944 年 12 月 30 日“本校与

友校合作情况”的长篇报告中，对于五校合作的情形就可见一斑。

报告详细列举了各科系课程合作情形。文学院：如英文系：甲、本系除开设一年级及

医牙学院二三年级之英文外，其余主修英文之二三四各年级的课程，皆由五校联合开设；

乙、各大学英文系主任均有定期会议数次，商讨有关英文课程及学习进度事宜，各教授间

亦有联络。丙、各大学一年级新生，必须在年终参加五大学联合举行的统一考试，及格后

始准其选修英文系主修课程，否则令其转系。理学院：如生物系：因五大学生物系之教授

各有专长，自各友校迁来后，开始合作，至今仍旧。除低年级课程与班次较大者而外，凡

三四年级生主修生物之高级课程，由各校按人才之专长开班，各校主修生均可互选，不因

特别关系决不重开。协议分办之生物课程列后：华大：动物组织学，动物器官学，高等动

物分类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与金女大合开），昆虫学，微生物学，

生物技术学。金大：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细胞学，植物生理学；齐大：原生动物学，

无脊椎动物学，进化论；金女大：植物生态学（与华大合开）；燕大：细胞生理学。华大

担任九种高级课程，齐大三种，金大四种，金女大一种，燕大一种，又五大学生物系共同

开“生物讨论班”凡主修之三四年级学生及教职员均到。由五校教授轮流做主席。本期友



校学生选习本系学程者有 13 名，本系学生选习友校学程者 1 名。至于用具方面，过去均

由本系供给，现各校多自备。但显微镜及动植物标本，多向本系借用，其中尤以齐大及金

女大借用最多。医学部：如解剖学系：本校与齐大教授各指导各该校学生。至组织学讲演，

由本校教员负责全学程 三分之二，齐大任三分之一。实验室工作由本校教授三人及齐大

二人共同负责指导，以上两学程所用标本、仪器，均由本校供给，而维持项目经费则由两

校学生人数之多寡分担之。又如临床各学科系：临床各学科的教学，两校学生完全合并，

北平协和医学院学生转学本校者，洛氏基金社沿齐大先例，拨款协助。北平协和护士学校

对本校之捐助，本校即用以延聘教员为多校授课及器材消耗之补偿。

教授交换情形，如本校教授滕茂桐先生在燕大主讲国际投资学，燕大郑林

庄、唐炳亮两先生在本校主讲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化学系本校有教授在燕大化

学系代理主任一席。 

      



学生互相选课情形：友校学生选习本校课程（有选习一种，亦有二三者），齐大 184

人，金女大 89 人，燕大 89 名，金大 87 名，神学院 21 名，共计 470 名；本校选友校课程

者：金大 106 名，齐大 76 名，燕大 54 名，金女大 48 名，共 284 名。（华大校刊复刊二卷

四、五期 1944.12.30）

至于在学术活动方面坝上向来是发挥人才聚集的特点，各校、院系或联合或单独

举办各类学术报告、政论演讲。读书报告会、专题报告会、临床病理讨论会等等，

学生都可以自由参加。一些针对特殊人群的活动则是共同组织，如 1943 年五校

联合组织了对当年毕业生的“人格指导”的连续演讲，由华大教务长方叔轩，金

女大教务长蔡路德预拟办法及聘讲各教授。从 3 月 29 日到 4 月 26 日，有刘恩兰

博士、李安宅、廖泰初教授、刘衡如院长及陈玉*博士分别演讲。（燕京新闻

1943.3.13）原由各校单独出版的中中国文化研究刊物，也联合成为齐大、金大、

华大、燕大共同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各校轮流主编。

三、合作包容创造辉煌

抗战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艰难，亦是大展英雄气概的时期。正如燕京大学

一位老师所说：对成都燕京的回忆伴着艰辛，但也充满希望和英雄气概。在战

乱的艰苦中，那些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为中国近代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名校，在

华西坝延续、保存，并创造辉煌，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传奇，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这辉煌的历史在各校的校史或相关书籍中都有记载，限于篇幅，这里只能

最简短的提示一下。

五校在华西坝上，有文、法、理、医、农五大类专业学院，七十七个系及

一些专修科，44-45 年度有学生 3748 人，45－46 年度是 4675 人，是战时中国

学科设置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金女、金大、华大的学生数都超过了战

前。金大的农学、电教，齐大的史学，燕大的新闻、法学，华大的医牙药，金

女的社会、家政，协和的护士专科等都算得上国内的名系。各校除迁来的院系

外，本着服务国家的精神，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系科。在危难时期，培养的许多

栋梁之材，笔者初步搜集了 180 余人，都是 7、80 年代各专业的翘楚，有院士 13

人。师生同时展现了关注时局的精神，平时积极开展各种救亡工作，在战争前

线需要时又有数百人投笔从军。



联合办学中，专家学者云集，笔者稍微搜集一翻，便汇集了专家学者 246 人，

中籍学者里，77%的是留学归来的，有两朝院士 15 人。大家生活清苦，枵腹从公，

却绝不使中国文化中缀。各校或独立、或联合增设科研机构，开展广泛中外合作

的学术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共同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与开发，有划时代的进展。

各校保持或新办刊物，著书立说。如金大、齐大、华大合办《中国文化研究所汇

刊》，被傅吾康认为是与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刊物同样重要。英

文版《华西边疆研究杂志》更加兴盛，华大博物馆也被拉铁摩尔称为“可以列入

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博物馆的行列”。

  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是各校的传统。各校在这里关爱社会，关爱民众，服务社

会，为振兴农村与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爱国民主运动中五大学师生

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五大学又同属于由外国学者首建的基督教大学，

此时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与各校共患难，对外联络有丰富的资源，利于展开国际

校际交流，使华西坝成为进行国际交往、交流的一个中心。

四大学在东归之际，留下了一纪念碑文，除对华大充满感激之情外，对五

校的合作亦赞誉不绝。“试以所得之效果言之，远方之人得身临天府之国，一览其名胜，

又不废其学业，亦足以心满而意足矣；然此猷其小为者也。夫全国基督教大学十有三而各

处一隅无由合作，今则五大学齐集于坝上，其名称虽有不同，而精神实已一致，教会大学

之合作的发端此则前所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之于颠沛流离之际，岂不盛哉。行见五大学

维此，而益谋密切之合作，即其他各校皆闻风而兴起，则其成就之大，又不可以道里计

矣。”（《蛇杖华西坝》）



一位齐鲁大学的学生，曾是台湾的一个“名嘴”，在“齐鲁四年”中写道：

“在华西坝，好几所大学同在一个校园上课，这有很多好处。好处之一是能共同选课，

只要科系相近，任何一所学校叫座老师开的课，大学都可以选读，学分照算。好处之二是几

所学校在一起，师生的人数众多，交往情谊的机会跟着增加，生活圈子随之扩大，不但增加

了见闻阅历，也拓展了人际关系。好处之三是学校多，学生的活动也多，各有各的优点和特

色，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向，能力和志趣作随心所欲地选择参考。好处之四是如果只是一

所大学，所有的竞争只能局限在一校之内，只能是系际、院际之竞争，现在学校集中在一个

地方，几乎时时处处都会有校际的竞争，普遍提高了大学的竞争心，荣誉感和参加热情。”

又说“抗日战争时代的特点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生活清苦、斗志旺盛，没有虚娇的心态，

没有浮华的想法，实实在在，牢牢靠靠，我的大学四年岁月就在这坚定结实的生活里，一天

天平凡、平淡、平实、平静地失去。那时候，每个人的脉搏和时代同一节拍，生活和战争结

合在一起。器势恢宏了大家的豪情壮志，我们从没有一天读死书，死读书。前方的战事一紧，

一定就有一批人不是投笔从戎就是卷起袖子捐血，最不济的事也要上街演一出“放下你的鞭

子的短剧”，才算稍稍尽了点对时代的责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许是上帝无私的爱，也许只有在患难中才能显露的真情，华西大学慷慨地让我们分

享她的美丽校园，堂皇的校舍，舒适的宿舍和良好的师资与设备。大家和睦相处，亲爱精诚，

彼此间没有一丝房东与房客的对立心态。”“华西坝被称为‘天堂’，园林的整洁，校园的宽敞，

林木的茂盛，景色的宜人和人物的优雅，……等等都是因素。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说是置

身天堂，一点也不过分。今天台湾大学的校园，无论南部的成大，中部的东海，北部的台大、

辅仁，均无法与当年的华西坝比，简单的一句话，比不上。很多人总以为新的比旧的好，嫩

的比老的强，在科技的发明上可能如此，但在人文地理上可能就不一定。华西坝的美不光是

外在，主要是那些渊博的教授、勤奋的学生，使得这块土地盈满灵秀，充满生机。”（《齐鲁

大学八十年》中王大空“齐鲁四年”）

笔者在读到这段历史时亦是激动不已，有小词【渔家傲】以记：协合门前江水绕，

难中还看蜀山好。烽火北地才俊到。同执教，救亡唱响“渔家傲”。    岁月艰辛

幽梦少，骄骢嘶啸催天晓。合作包容成绝妙。行正道，留芳史籍千秋耀。


